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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日本·横滨

“北京人”化石失踪之后第��年

一般人印象中的日本城市，视觉上总是很受污染。白天，街道上匆匆蠕动

着蚂蚁般密密麻麻的人群；晚上则很诡谲地闪烁着红红绿绿的灯火。不过在这

一个夜晚，在海港城市横滨郊外这个很普通的小医院里，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这里静谧得出奇，色彩也非常单一。医院的过道里，除了白色，几乎就再

也没有其他的色彩了。明亮的灯光碰撞在墙上，显得非常生硬和尖锐。

几个也是一身雪白的医生和护士脚步匆匆地过来，进了一间病房。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奄奄一息地躺在房间正中的病床上，从他的口腔、

鼻孔以及身上别的地方有许多粗细各异的橡皮管延伸出来，连接着输液瓶、氧

气瓶和其他一些闪闪烁烁的监护仪器。这个似乎已经毫无知觉的老头儿，叫河

原宽夫。在几十年前，他曾经作为日本侵华军队的士兵，头戴钢盔，脚踏军

靴，端着三八大盖威风过，只是，那种情景很难和他现在的样子联系起来了。

脑袋陷在白色的枕头里，他的脸似乎也完全塌陷了，好像在骷髅上面蒙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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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医生们进来，守在病床前的河原的儿子和女儿退后几步。

医生面无表情地看看紧闭双眼的河原，又看看那些别人根本看不懂的监护

仪器，然后什么也没说地朝外走去。

河原的儿子是个将近��岁的人了，他赶紧跟了出去。
过道上，医生回头说：对不起，请准备后事吧。

河原的儿子显然并不抱什么希望地问：真的没有办法了？

医生肯定地点点头：病人身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已经衰竭了，不起

作用了。

河原的女儿也是中年妇女了，她也站到了医生面前，绝望地问：父亲还能

坚持到天亮吗？

医生看看她，很疑惑的样子：为什么？

河原的女儿：他能吗？

医生：也许。

�
也在这同一个夜晚，一趟从东京开往横滨的列车在夜色里呼啸而过。

窗外是沉沉夜色，以及漂浮在沉沉夜色之中一掠而过的灯光。车厢里倒是

很明亮，因为没有什么乘客，这种明亮便显得有些可有可无。

河原宽夫在侵华日军中的老朋友，同样已经年迈衰老的松川坐在椅子上昏

昏欲睡。在他对面坐着河原的女婿，一个��岁左右的人。他正从身边的提包
里拿出一个三明治，稀里哗啦地撕开包装纸。就是这点儿声音扰乱了列车有节

奏的行进声，让松川睁开了眼睛。

河原的女婿很难为情地说：对不起，松川先生，把你吵醒了。

松川看着他，脸上微微抽动了一下，算是微笑。

河原的女婿再次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这么突然地提出请求，让你跑一

趟。岳父这次真的是不行了，他一再要求必须和你见一面。请休息会儿吧。

松川没有吭声，但却没有了睡觉的意思。他在沉默中将目光移向了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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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横滨那家医院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亮得炫目的灯光。河原

的儿子坐在过道中的椅子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从关着门的病房里传出了河

原女儿的说话声，虽然听不清内容，但却可以从中感到一种惊喜的情绪。

接着，病房门开了，河原女儿从里面冲出来，把他摇醒：哥哥！哥哥！

河原的儿子急忙睁开眼睛，很惊恐地站起来：怎么回事？

河原女儿脸上挂着微笑：爸爸醒了！

河原的儿子几乎不敢相信：醒了？

河原女儿使劲点点头：还跟我说话呢！

河原的儿子：可松川先生还没到⋯⋯

河原的女儿：别管他了，我们快进去吧！

河原的儿子和女儿急忙走进那间病房，来到病床跟前。河原宽夫真的已经

睁开了眼睛，甚至在对他们微笑。不过这个笑容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橡皮管遮挡

着，显得很扭曲。

面对苏醒过来的父亲，河原的儿子似乎惊讶多于惊喜，他有些不知所措地

回头看看自己的妹妹，妹妹这时候却在用眼神向哥哥暗示着什么。河原儿子读

懂了她的暗示，朝河原俯身下去，轻声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河原说话了，虽然口齿含混不清，但基本上还是能听得明白。他问道：松

川君来了吗？

河原女儿：已经在路上了，天亮就会到的。

河原将目光移向门口的方向，然后又闭上了。河原女儿再次看看哥哥。

河原的儿子：爸爸，医生正在努力让你恢复，不过，你的病情的确有危

险。这是你委托律师写好的遗嘱，就等你签字了。

他边说边从身上拿出几页纸，伸到河原面前。河原女儿连忙把一支笔递到

了他的手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对父亲能够苏醒过来的期待，更多地

包含了和这份遗嘱相关的内容。

河原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看那几页纸。他眼睛转动着扫了他们一眼，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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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伸手拿笔，而是低声嘟哝着：你们放心，见不到松川君，我是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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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女儿失望地：爸爸，就请你赶快签字吧！

河原没有回答。河原的女儿还想说什么，却被哥哥用眼神制止了。

�
清晨的到来，并没有给这个医院带来什么大的变化，这里依然清静安谧，

虽然一切都清晰起来了，色彩也丰富了一些。病房外的过道上，站着河原的儿

子、女儿、女婿以及其他几个年轻一些的亲属。从这些人的神情上看得出来，

人人都在关注、猜测着病房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病房里，从东京连夜赶来的松川，已经坐在了河原宽夫的病床跟前，看着

河原很吃力地将压在枕头下面的一本书拿出来。

河原努力在脸上挤出一点儿笑容，说：我知道，我这是中国人说的那种

“回光返照”。

松川接过河原递过来的书看看。那是一本开本较大的英文版书籍，封面上

是一张“北京人”复原像的照片。这是一本贾兰坡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年出版的《“北京人”的故事》。
松川很疑惑地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河原君，你想告诉我什么？

河原呼吸很吃力，说话断断续续地：都说它丢了。

松川指着封面：我知道，它在战争结束前就失踪了。

河原很努力地说下去：松川君应该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为搞到这

些化石，白忙了一场。跟着那个、那个⋯⋯

松川回忆着：伊藤？

河原居然笑了笑，肯定地：伊藤。

松川看着他，依然不解地问道：你找我来就是要说这个？

河原垂下眼皮，算是肯定答复：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松川很吃惊：这怎么可能？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美国人甚

至全世界一直都在找它啊！

河原大概是由于极度衰弱，脸上已经很难有任何表情了：可是全世界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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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他并没有提到。��多年前，是我亲手把它埋在了北京的一个地方⋯⋯

�
病房外的过道里，河原的儿子、女儿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病房内河原与松

川的谈话结束。毕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了结。那份早已拟就的遗嘱，

只有在河原签字之后，才能成为他们分配遗产的法律依据。河原的儿子和女婿

坐在一排椅子上。河原的儿子向还在门口探望的妹妹投去询问的目光。河原的

女儿无奈地看了看病房里面，然后朝河原的儿子这边走过来。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紧跟着大地开始震动，走廊墙上的

一盏壁灯开始剧烈地颤抖。走廊里的人们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河原的女儿

连忙扶住墙壁。

走廊墙上的那盏壁灯经不住震动，高高地摔落下来，掉在地板上摔得粉

碎，把走廊里的人们都惊了一跳。医院里的火灾警铃刺耳地响了起来。

震动仍然在继续，一个医院里的工作人员这时匆忙跑过来，大声喊道：地

震了，请大家离开这里，到外面去！

人们开始慌乱地撤离走廊。河原的女儿和儿子，还有那个女婿却固执地站

在河原的病房门口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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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中国·北京

“北京人”化石失踪之后��年

前日军侵华老兵河原宽夫，在他见到松川的当天上午就去世了。他留下的

关于“北京人”化石的说法，几经曲折传到了中国。但是，这个说法最终会导

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几个月以后，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了。

一天上午，在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已经年逾八十、

退休多年的老专家章广生，正坐在一排大书柜前的沙发上，并不那么专注地听

着所长说话。在他和所长之间，几乎是办公室中央，很醒目地放着一尊依据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制作的“北京人”复原像。

坐在章广生对面的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是个��多岁的中年男人，从他说
话的语气里，可以感觉到他对面前这个老头子很尊敬：⋯⋯你没有听说过河原

宽夫这个名字？据说他是当年驻扎在北京的日本兵。

章广生像是一个很讲究的人，穿着也很干净利落。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所长

的话题，用手理理已经有些稀疏的白发：没有。

所长继续说下去：这个叫河原宽夫的日本人几个月前死了。临死之前，他

把自己的老朋友松川叫去，这也是一个日本老兵，告诉他说，大约在����年
的圣诞节前后，是他亲手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木箱，埋在了北京的

日坛公园里。

章广生显然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一笑：天方夜谭。

所长：章老，你听我说完。河原死后，松川先生费了很多周折，通过一家

日本公司驻北京的机构，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我们。对于河原提供的这个线

索，所里已经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起码不应该轻易地完

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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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索每隔三五年，总会冒出来一两个的，但结果呢？还不都一样。

所长：是啊，所以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毕竟当年的事情你是亲身经历

的。而且河原⋯⋯实际上已经是松川先生了，松川先生提供的一些细节，和当

年的情况还是有些吻合的。

章广生笑了。“北京人”化石失踪半个多世纪，全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曾

经努力寻找过，当年的许多情况，包括细节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世纪

��年代曾经有一个叫杰纳斯的美国人，登报悬赏��万美金，搜集“北京人”
的下落。一个纽约的老太太说自己的丈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带回来一箱

化石，也说出了一些很相似的细节，然后开价��万美元。这事情曾经闹得沸
沸扬扬。还有，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夏皮罗也专程到中国寻访过化石曾经保

存的地点，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所以，对章广生而言，现在有关“北京人”的

种种传言，给他带来的更多是麻木，而不是兴奋。

所长还不愿放弃：章老，你的意见，这次的线索仍然不会有什么价值？

章广生不禁轻叹一声。

所长：松川先生目前还在北京，你愿不愿意当面询问一些情况？

章广生很坚决地摇摇头，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憎恶：我不见日本人。

�
夜幕悄悄地降临。章广生晚饭后散步回来，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书房是一个不大、同时也很普通的房间，特别之处仅仅在于这里除了窗户

和门，四壁和桌面完全被书籍遮掩了，而且看上去很零乱。这倒和他自己一丝

不苟的衣着打扮很不一样。章广生坐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一盏老式落地灯将

有些昏暗的光束投到放在他腿上和掉在地上的几张发黄的照片上。照片上是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北京人”复原图；还有几本或新或旧的关于“北京

人”的英文书放在旁边的茶几上，书桌上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周口店发掘点地

层剖面图”。

白天在研究所的那次交谈，再次惊扰了章广生记忆深处最不愿触及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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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当然，有这种感受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有人比他的感觉更加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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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心。几十年前亲手发掘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著名科学家裴文中等

人，甚至是带着“北京人”至今下落不明这种难以愈合的伤痛离开人世的。

那些照片就像记忆的碎片一样散落在地上。而章广生已经像所有他这种年

龄的老人一样，在整理这些记忆碎片的时候，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突然地，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章广生微微一怔，睁开了眼睛，然后慢

慢腾腾地拿起电话：哪位呀？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让他很吃惊，他马上摆脱了那种迷顿的状态，神情和语

气也骤然变得生冷起来：我不认识什么日本人！

电话的另一端，是正在一个宾馆房间里的日军老兵松川，他的语气诚恳而

谦恭，说着还算流利的中国话：章先生，如果方便的话，我想来拜访你，当面

和你谈谈“北京人”化石的一些情况。

章广生口气坚决：我不想谈什么“北京人”化石，我早就退休了。

电话里松川的语气有些着急了：请你务必不要拒绝，我是专门为这件事情

到北京的。我相信你会对我掌握的情况感兴趣的。我也相信这会对贵国找回

“北京人”化石有所帮助。

章广生不加掩饰地使用了嘲讽的语气：也许是吧。如果没有你们日本人的

“帮助”，这些珍贵的化石五十多年前还会不翼而飞吗？

松川依然很好地保持着平静：对不起！河原君正是怀着对过去战争的愧疚

之意，才托付我以老朽之躯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而且⋯⋯也许过去我们是见

过面的。

最后这句话让章广生很震惊：你说什么？

松川似乎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五十多年前，我为伊藤工作过⋯⋯所以我

想，我们也许是见过面的，请允许我和你面谈一次吧。

章广生愣住了，伊藤这个名字在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或许，他终于开始

觉得这个见面是必要的了。不过他没有再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地松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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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夜晚，北京大街上依然车流如河。酷热并没有因为夜幕的降临而消

退，升腾的热浪似乎把汽车大灯射出的刺眼光柱也扭曲了。

一座五星级大饭店的外墙被射灯照得金碧辉煌。有三三两两的人从饭店大

门进进出出。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亮着大灯，悄无声息地驶进了饭店的停车

场。看起来四十多岁的魏明亮身着西服套装，一副大老板模样，带着两个年轻

男人从车上下来。其中一个年轻人手里还拎着一只看起来挺贵重的手提箱。

魏明亮下来后，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四周，问道：都布置好了？

年轻人：全部到位。

魏明亮抬头望望高耸的饭店：好吧，这场大戏可就正式开始了。

魏明亮对另外一个年轻人点点头，那人立即回到了车上。然后他带着那个

拎手提箱的年轻人，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饭店大门。

�
豪华饭店的��楼，一个布置得非常讲究的套房内。肥头大耳的文物贩子

坐在沙发上，正搂着一个年轻妖冶的女子在喝酒。因为太多的酒精，他们的脸

上泛着红光。他们的对面，规规矩矩地坐着另外两个保镖模样的男人。两人呆

坐在那儿，仿佛并没有看见沙发上两个调情的人。

文物贩子喝了一口酒，不耐烦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我说，他们该到了

吧？

一个保镖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该到了。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

一个保镖连忙站起身来，走到门后，透过猫眼朝外看了看。然后，他回头

向文物贩子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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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贩子连忙把自己腿上的女子推开：你到里边儿去，没叫你就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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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忸怩作态地：哟，文哥，什么好事儿不要我看见哪？

文物贩子一瞪眼：去去去！

女子只好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豪华套房门外，魏明亮和年轻干警静静地等待着。一个男服务员推着一辆

服务车从他们身边走过，和魏明亮轻轻点点头。魏明亮会意地微笑一下。男服

务员的背影刚刚消失在走廊转角处，豪华套房的门轻轻开了。

那个保镖探出头来，先是警惕地朝走廊里左右张望一下，然后毫无表情地

看着魏明亮：曾老板，请进。

��
套房内，魏明亮和他的跟班已经落座，那只精致的手提箱也已经打开，露

出堆叠得整整齐齐的满满一箱人民币，摆放在文物贩子面前的茶几上。

文物贩子看了看箱子里的钞票，抽一口烟，有些讥笑地：曾老板，你是开

玩笑吧？！你以为你要买的货，是康熙皇帝的尿盆儿，是慈禧太后的痰罐子？

你要的，可是“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我告诉你，你这几十万，连预付款都

不够！

魏明亮也笑着：文哥，我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价钱。我这不就是为了

表示个诚意嘛。这五十万，算是买一个眼福。你让我看一眼货，我立马就让人

把钱给你送上来。

文物贩子狡诈地看了看魏明亮：怎么，曾老板信不过我？

魏明亮：哪里！“胖子”是我的老哥们儿了，“胖子”牵的线我还信不过？

不过，再怎么说我也总得先看到货吧？

文物贩子又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曾总，货呢，今儿个没在这儿。你如

果真的有意要，下次把钱备齐了，我们再约个时间，好不好？我到时候还是让

“胖子”给你捎信儿。

魏明亮不悦地：文哥，你这算什么！

文物贩子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曾老板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可也是不见

W�
W�
W�
W�
W�
W�
W�

棺材不掉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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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曾总，咱们走吧！妈的，这帮小子太不讲信用！

保镖蛮横地：骂谁呢？！

魏明亮思考一下，把装钱的手提箱狠狠盖上：好吧，既然文哥信不过我，

那我们就只好告辞了！我等“胖子”的消息。

年轻人过来，拎起手提箱。两人毫不犹豫地准备离开。

文物贩子见状，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曾老板，果然名不虚传！“胖子”也

跟我说过，你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好！我喜欢和这样儿的人做生意！去，把

我们的那个宝贝拿来，让曾老板开开眼！

魏明亮这才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来。

一个保镖从另一个房间里提过来一只旅行袋，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

大纸盒子，打开了纸盒盖，再轻轻地放到茶几上。文物贩子扒拉开一些塑料泡

沫，从里面取出一个用细棉纸包裹着的东西，然后打开细棉纸，露出一个黑乎

乎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文物贩子得意地：曾总，请你过目。这可是几十万年前的东西，地球上就

只有这么一个宝贝。

看着那个并不起眼的化石，魏明亮并不激动，而是很专业地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两只白手套戴上，然后捧起化石，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

文物贩子有些沉不住气了：怎么样，曾老板？

魏明亮没吭声，转过头来，对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

年轻人马上掏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喂，虎子，货好了，把钱送上来。

��
饭店外的停车场，另一个年轻人从豪华轿车上下来，手里也拎着一只大一

些的手提箱，有些着急地往饭店大门里走去。在大门的旋转门里，他看了看自

己的手表。

饭店的大堂里，也有一个男人在注视着他的到来。年轻人朝他看了一眼，

他便心领神会地到大堂一侧的一只沙发上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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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拎着那只皮箱，匆匆地走进大堂的电梯。电梯门轻轻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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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里的男人看见这一幕，也连忙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了几

句。

��
套房内，魏明亮把已经重新包裹好的化石轻轻地再放回纸盒子，用塑料泡

沫盖好，再把盒子关上：文哥，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怎么弄到手的？

文物贩子又点上了一支烟，警惕地瞟了他一眼：难道你对来路也感兴趣？

我说，货你是看到了，至于来源嘛，你就不用问了。

魏明亮这时也慢慢悠悠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然后像找不

着打火机似的在身上乱摸。文物贩子从茶几上递给他打火机。

魏明亮：不，我这儿有。

这时门铃又响了。那个保镖在得到文物贩子同意之后走过去开门。另外一

个年轻人现在也拎着一只大一些的手提箱进了门。

魏明亮终于在后面的裤兜里找到了打火机，然后猛地拿到自己面前———那

是一只铮亮的手抢：别动！我们是警察！动就打死你！

另一边，两个年轻干警也掏出手枪逼住了两个保镖。其中一个保镖想反

抗，和一个年轻干警搏斗起来。干警用手提箱狠狠地把他砸倒在地，一支腿有

力地压在了他脖子上。看见这一幕，文物贩子完全傻了眼，慢慢地举起了双

手。这时，躲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年轻女子突然尖叫着跑出来，往外跑去。刚跑

到门口，就被一拥而进的几个便衣警察抓住。

文物贩子沮丧地瘫在了沙发上。

��
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还没有完全褪去那种殷红的颜色，朦胧地映照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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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城东建国门外的日坛公园。这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老公园，依然保留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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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年代的很多痕迹：青砖铺就的小径、琉璃飞檐的建筑，还有大片郁郁葱葱的

古松古柏。松柏林中，停着一辆小型勘探工作车，车身上有着醒目的字样：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离勘探车不远，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正在使用

一些旁人看不明白的仪器，对地下进行电震勘测。勘探车上的一排显示屏幕

上，闪动着缭乱的电波曲线。还有仪器不断发出有节奏的嘟嘟声。

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从外面拉开车门，探头进来问道：怎么样？

显示屏幕前的一个人头也没回，专注地看着屏幕说：好像有戏。在��线

�点附近下方，存在电法、地震局体异常体。异常体深度为���n到���n，厚
度和宽度大概都在�n，长度方向占�个测点，约为�n。
所长眼睛有些发亮，但那神情显然是不敢相信。

��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一面很大的落地玻璃窗上。从里面望过去，那面玻璃就

成了一大片炫目的光晕。这是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那天电话里叫松川的日本

老兵最后两句话，使章广生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固执，答应和他见上一面

了。毕竟从内心来讲，他从来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与“北京人”化石有关的信

息，虽然这些信息到头来总会被证明毫无价值。

这会儿，他和松川面对面地坐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吧里。这种时候，咖啡吧

里是很少有人来的。因此，这两个古稀老人便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清静。

章广生的目光固定在那片被阳光穿透的玻璃墙上。松川正襟危坐的样子，有些

忐忑的眼睛在章广生脸上来回掠过。他显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口来打破眼前的

尴尬情形。

一个服务生送来两杯咖啡。

松川拿起一袋砂糖，有些犹豫地问道：你需要加糖吗？

章广生回过头来，随即又把目光锁定在松川脸上了：不。谢谢。

松川有些尴尬地笑笑，把糖倒进了自己的咖啡杯里。

章广生看着他，突然说话了：松川先生，你打算告诉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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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川站了起来，离开座位，很工整地对章广生鞠了一躬：我受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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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君的临终托付，特地到中国来向你们提供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同

时，也代他向你们，向中国人谢罪。请原谅！

章广生却有些不为所动：请坐下吧。这么说，你只是帮朋友的忙？

松川听出了章广生的言外之音，欲言又止，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地坐下了。

章广生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人：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松川没把握地看着他：战争期间，我和河原君都曾经是日本在北平情报机

关的人，是伊藤的部下。章先生应该记得伊藤？

章广生脸色极不好看：我当然记得！

松川从自己身旁的一个纸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取出一张不大的照片，递给

了章广生：我们参与过当年对“北京人”化石的一些行动。河原君对自己不能

当着中国人的面表达内心的痛苦和悔悟感到不安。他在临死前要我一定把关于

“北京人”化石的情况告诉中国政府。如果真能按照他说的线索找回化石，在

天国里的河原君一定会很高兴的。

章广生戴上老光镜，仔细地看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照片是在协和医学院的

七号楼———那座曾经成为世界关注焦点的三层楼房———的门前拍摄的。人到中

年的伊藤和一些年轻男人站在楼前，他们的身后有七号楼的门洞，还有插在门

洞上方的一面日本国旗。

松川：我想，你还能认出伊藤的样子。

章广生：当然！

松川：后面，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人就是我，第四个是已经去世的河原君。

章广生取下了老光镜，把照片还给了松川：你变了很多。

松川似乎松了一口气：是。毕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章广生：是啊，半个多世纪了，“北京人”化石还渺无音讯。

松川：所以我才到北京来，我同时也想⋯⋯

章广生打断了他：松川先生，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吧。

��
W�
W�
W�
W�
W�
W�
W�

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已经从日坛公园的勘探地点回到了单位。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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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一份报告。对日坛公园初步勘探的结果，让他感到了意外

的兴奋。几十年来，他和他的那些前任已经经历过了无数次的失望，这一次也

许真的会出现奇迹了？

一个年轻的秘书进来，将几页纸放在他的面前：所长，这是地球物理研究

所送来的勘测报告。

所长拿过来看看，满意地笑了：难道他们比我们还着急？

秘书也笑了：这毕竟不是件一般的小事儿。

所长看完了报告的最后几个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连同勘测报告一起递

给秘书：你立即把这两份报告送给院领导。

秘书拿着报告出去，在门口碰上正要进门的章广生。

秘书连忙客气地招呼他：章老。

章广生只是点点头，径直来到所长面前。

所长先是有些吃惊地看看他，随即笑了：章老，你的消息可是很灵通啊！

章广生不解地：什么很灵通？

所长离开办公桌，拉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那你找我有别的事儿？

章广生直截了当：我和那个叫松川的日本人见过面了。

所长一听，很高兴：谈得怎么样？

章广生淡淡地说：还好。他讲了一些情况。我觉得虽然不可全信，但倒也

不妨试试。

所长：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不过，我想听听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理由。

章广生站起身来，走到那尊“北京人”复原像前，凝视着塑像慢条斯理

地：“北京人”化石是在����年��月初失踪的，后来的几种推断里，包括这
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化石根本没能运出当时的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

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医学院，“北京人”化石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日军拿走了。

所长为他倒了杯茶，放在他面前：不过这种猜测一般都不大被人们所接

受。对吧？

章广生：没错儿。那是因为在����年，日军总部还专门从东京派来情报
官员，到处寻找“北京人”的下落。这说明在此之前，日本人并没有把它弄到

手。不过要是松川，也就是河原的说法是真的，那就有另一种可能了⋯⋯

所长：你接着往下说。

章广生：河原说，他奉命把那个箱子挖坑埋藏的时间，大约是����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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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应该就是圣诞节那几天吧。而紧接着不久，命令他埋藏箱子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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